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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营造中的积极设计方法应用探究 *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Active Design Method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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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阶段，社区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

能，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成为社区营造的重要目标。物质空间环境的提升

可以增加居民短期的愉悦，而积极心理学认为“设计”幸福应存在多样

性和更多的可能性，以期对个体更长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从心理

学的角度出发，首先对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出影响

人主观幸福感的 7 个因素，包括自我接纳和认同、被需要和认同、环境

掌控、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机能主动、生活目标和自我价值。其次，探

究积极设计的特征并对案例进行分析，在社区营造中总结出基于积极设

计的干预程序，依次为共情介入、寻找可能性、设计可能性和反馈与评价。

最后，根据影响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构建积极心理干预矩阵以及提出干

预策略：（1）创造平等的交往空间；（2）建立人与环境的关联；（3）

创造与美好事物的关联性；（4）提供富有弹性的媒介；（5）提供一种

延续性。研究成果为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为目的的社区营造及公共空

间设计提供介入方法和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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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entered the 

inventory stage, and community renewal has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of urban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happiness of residents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o meet humanisation 

and health pursuits in the new era. Physical spac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can boost the short-term happiness of residents. 

Positive psychology believes that the ‘designed’ happiness should 

have more diversities and possibilities, affecting people's long-term 

subjective happ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seven 

factors may influence people’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y were 

summarised first by review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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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码（OSID）

theoretical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ocial 

well-being,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ies. These seven factors 

include self-acceptance and identity, being needed and identified, 

environmental control,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functional 

initiation, life goals and self-values. 

　　Second, the active design targeting improving subjective well-

being was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ive design were 

summarise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pplications of active design in 

industrial design: Active design is possibility-driven, emphasising the 

observation process and having a deep concern about the virtue of 

humanity. 

　　Third, entry point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ctive design program 

migrating t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ere explored through Mr He 

Zhisen's 'Scene of Construction: Vegetable Market is an Art Museum'.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of the active design in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was summarised, including empathy intervention, searching for 

possibilities, design possibilities, and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Finally, f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1) creating an equal 

communication space, (2) build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person 

and the environment, (3) creating associations with beautiful things, 

(4) providing elastic medium, (5) providing a continuity.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atrix was built using f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argeting seve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ople’s subjective 

well-being. Further, the design's potential endpoints and pathways 

were highlighted to provide entry points to stimulate designers to 

adopt open and systematic methods to simulate possible diversitie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can be improved accurately 

through space construction and intervention. This study hopes to 

propose some intervention methods to guid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athways to improve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space 

construction.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space design to improve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y all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individual health and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ositive psychology; subjective 

well-being; positive desig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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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逐渐由增量进入存量阶段，社区

更新对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义逐渐凸显。面对新

时代背景下人性化、健康化诉求，社区更新也遇到了新

的挑战。现代人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贫富

差距快速扩大、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一些更为深刻

复杂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心理压力的增加导致人们易

产生疏离感和孤独感，难以建立信任、亲密的社会关系，

因此许多社区也成为城市空间中的“孤岛”。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社区更新不仅是“物”的建设，

更是一个全新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运动，目的

为建成一个有场所认同感、人文关怀的“大家庭”[1]，这

与强调公众参与的社区营造不谋而合。与此同时，设计师

和学者们也从社区活动的组织方式与治理模式等多个不

同的方面对社区营造进行实践与研究 [2,3 ]。如何吸引并引

导居民进行公众参与、有效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使社区营

造已经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基于多学科视角

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表明幸福感会影响人的行为和认知，如幸福感高

的人将会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并且更活跃、更利

他 [4]。本文研究的主观幸福感更强调主观的积极心理体验

而不是外在条件的客观事实体验，其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

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 [5]，积极心理学希望通

过一定的干预方法，有计划地对特定对象的心理活动施加

影响，使之朝向积极的心理状态转变。在此影响下，临床

心理学领域也开始重视如何利用环境要素激发积极行为，

如园艺疗法论、沉浸理论和具身认知论等 [6]，但目前学者

在社区研究层面主要将主观幸福感作为评价量表，探究建

成物质环境（如噪音、空气污染、绿地率等）以及宏观规

划因素（交通可达性、人口密度等）与其之间的关系 [7,8]，

较少以心理学角度出发在社区营造及设计方法层面进行

研究。本文深入心理学领域，探寻以积极心理干预为导

向的社区营造策略与方法，关注个体的积极体验，使社

区居民在面对社会危机和心理压力时能做出很好的回应，

对于促进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1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积极设计

1.1 主观幸福感的七个影响因素

　　1946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时在它的宪章

中就将健康定义为“一种完全的身心健康状态，而不仅

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的状态”[9]，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与以人的痛苦及其治疗为中心、专注于病

理的传统心理学方法相反，是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

积极方面以及怎样使生活更加富有意义的一个心理学思

潮 [10]，它要求心理学家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性的眼

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等以及如何发挥最大

程度的潜能去获得幸福感 [5]。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关于

幸福感的讨论一直是研究重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社会幸福感和自我决定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幸

福的影响因素。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不仅是对客观的生活条

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也是对主观的生活感知

和满意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前者属于客观幸福感，后

者属于主观幸福感。两者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 [11]。

主观幸福感为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指评价

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主要侧

重于测量长期而非短期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这是一

个相对稳定的值 [12]。现有证据表明遗传因素占比大约为

50％，此为恒定值；而周边环境约占 10％，虽然该因素

短期内会引起情绪波动，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稳定

值；有多达 40％是意向性活动（Intentional Activity），

成为干预长期幸福感最有希望和效果的手段 [13]（图 1）。　　　　　　

“意向性活动”是指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地、有意识地参

与活动或进行思考，这可以使人感到持续的幸福。这就

意味着，在社区营造或社区更新中，客观的物质环境提

升能够带给人们短期的愉悦，但对长期幸福感影响不大，

而通过创造居民进行“意向性活动”的机会可以持续地

提升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并未就具体的影响因子进行阐释，在

其研究基础上，其他学者通过不同角度对积极心理学

进行探索和完善。Ryff 等人认为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

乐，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

验。他们采用另一术语“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以区别于主观幸福感对于主观情感的

过度关注，包含涉及到人自我实现的 6 个方面 : 自主

（autonomy）、环境驾御（environmental mastery）、

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积极的人际关系（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和

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14]。此外，Ryan 和 Deci

图 1 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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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也

是一个以实现论作为幸福感中心概念的理论模型，其定

义一方面包括自我实现，另一方面试图指明自我实现的

意义及途径，提出了 3 种基本需要：能力需要（need for 

competence）、关系需要（need for relatedness）和自

主需要（need for autonomy）[15]。主观幸福感、心理幸

福感和自我决定理论这三种理论都以个体为中心，而随

之出现的社会幸福感则更关注个体对社会的贡献和融合。

Keyes 发展出具有多样化和可操作性的 5 个社会幸福感

维度 [16]：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社会贡献（social 

contribution）、 社 会 和 谐（social coherence）、

社 会 认 同（social acceptance）、 社 会 实 现（social 

actualization）。

　　上述几种理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主观幸福

感的生活满意和正性情感维度与心理幸福感的各个维度存

在显著正相关，心理幸福感的友好关系与利他行为和社会

幸福感的社会实现、社会贡献、社会认同以及社会和谐维

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几种幸福感理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

在联系，层层递进而又逐渐深入 [17]。我们综合以上理论

归纳总结出了影响人长期主观幸福感的 7 个主观因素，并

基于社区营造中的可应用性重新赋予其意义（图 2）： 

　　（1）自我接纳和认同：是对自我持有一种积极态度，

承认并接受自我多方面的品质。

　　（2）被需要和认同：指能感受到他人、集体和社会

尊重、需要和认同的情感体验。

　　（3）环境掌控：指与环境建立熟悉感、信任感、与

自己有关联性。

　　（4）与他人的积极关系：即与他人有温暖、满意和

信任的关系。

　　（5）机能主动：是指能够主动选择和决定做某事。

　　（6）生活目标：是指生活有目标，并有一种方向感，

感觉到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有意义。

　　（7）自我价值：即能够挖掘潜力，发现做某事有成

就感，能感觉到自我进步。

1.2 以可能性驱动的积极设计

　　近年来，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蓬勃发展，人机交互

领域的用户体验（user experience）超越了仅以任务为

导向的方法，将重点从产品转移到了体验，推动了人机

交互领域的发展 [18]。用户体验理论表明设计不仅可以通

过创造积极的体验或愉悦的生活来促进幸福，还可以激

发人们对增强幸福感的意识，如美好的生活和大自然等。

积极设计建立在交互设计领域中的用户体验（UX）和积

极心理学两大理论基础上，以创造和完善增加人类福祉

的产品与服务为目的，关注人的长期幸福感，并主要应

用在产品设计领域。

　　积极设计是以可能性驱动的。传统设计通常是以问

题为出发点，旨在消除消极的影响解决问题，而以可能

性驱动的设计重点不是通过减少眼前的缺陷来寻找快速

解决方案，而是激励追求卓越 [19]。因此，设计能够使人

参与有意义的活动并增加长期幸福感，帮助人们实现“心

盛（flourishing）”的状态，这是指一种完全、高水平的

心理健康的表征，是积极的心理健康的一种高度幸福状

态 [20]。例如，Gary 和 Bartosch 通过设计特殊的靠枕来

丰富人们在火车上的体验 [21]，这种枕头可以播放与经过

风景元素相匹配的环境声音，如当火车经过森林时，会

有类似风吹树叶的声音（图 3）。

　　积极设计注重观察过程。设计师要想在活动中发现

可能性，必须基于对用户的大量观察和感受体验，在观

察中发现灵感，捕捉用户可能的幸福愿景，再进行分析

和塑造积极的体验。因此，积极设计往往是因人而异的。

积极设计关注人性的美德，帮助人们发现意义感与促进

自我实现。如 G.Santokhi 和 S.Vanhoof 的概念设计《感

谢鹿特丹》，其理念是唤起人的感激之情。设计表达出

这样的情景：想象你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发现鹿特丹公

园里许多树已经没有了叶子，但有一棵树仍然是满的。

你沿着一段楼梯旋转着到达树的顶端，发现每一步都挂

着不同语言的“谢谢”笔记——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材料

制作你自己的感谢信并把它绑在树上。当你想到你和城

市中的其他人一样心存感激，你不禁泛起微笑 [19]（图 4），

它提示人们心存感激并表达感激。        

（

图 2 主观幸福感的 7 个影响因素

图 3  特殊枕头

图 4  感谢鹿特丹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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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区营造中的“积极设计”

　　在设计领域，用户体验理论提出以愉悦为导向的设

计并将重点从产品转移到了体验，展现了人机交互领域

一种新的设计导向。而风景园林是为人与空间创造交互

条件的学科，空间成为一定意义上的“产品”，因此积

极设计在景观领域也同样具有价值。更多的是，社区可

以创造人与人发生交往的空间，意味着积极设计在社区

营造中将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作用。目前风景园林学科还

未出现积极设计的相关研究，但社区营造中的一些案例

是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从而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例

如扉美术馆举办的系列营造活动。

　　2017 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教师何

志森曾指导研究生开展以“营造的风景：菜市场就是美

术馆”为主题的课程（图 5）。一个学生小马在竹丝岗社

区的菜市场给 40 多个摊贩的手拍了一组照片，并举办摄

影展，使从未踏入过美术馆的摊贩们不仅走进了美术馆

而且能够主动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我们认为设计师经过

三个阶段最后提升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1）共情体验：

小马跟摊贩们一起生活和工作了两个月。一场大雨中，

小马帮助摊贩抢救物资、搬运东西，让摊贩们感觉到了

被尊重和认同，开始慢慢接受他。（2）发现可能性：当

调研开始以一种特别平等的角色进行后，小马发现摊贩

们手上的痕迹体现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和工作环境。（3）

塑造体验：小马用拍照的方式将这些不被人知的故事记

录下来，并把这些摄影作品放在美术馆里展览。这样，

美术馆与摊贩们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他们的环境掌控力、

机能主动性被激发，因此他们纷纷踏入了这个美术馆，

寻找自己的“手”（图 6）。展览结束后，他们把自己的

“手”带回菜市场挂在营业执照旁边，这是一种对自己

身份、勤劳及生命价值的认同 [22]。这个活动激发了摊主

们对个人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并且通过这次活动，

摊贩们从自己枯燥孤独的生活中慢慢走出来，和这个社

区开始有了关联。这个案例是自下而上且关注于人本身

心理需求的。

                

3 积极设计在社区营造中的干预程序

　　Simon Jimenez 等对于积极设计在交互和产品领域

的设计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将设计过程总结为 5 步：

发现可能性、选择可能性、总结共性元素、生成概念、

结果评估 [23]。基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要素、积极设计框

架以及社区营造中一些成功的类似“积极设计”案例，

我们提出社区营造中基于积极设计的干预可以通过共情

介入、寻找可能性、设计可能性、反馈与评价四个阶段

进行（图 7）。与工业设计相比，社区营造是个更为复杂

的社会综合课题。在设计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居民进行

调研与观察，了解公共空间多方复杂的利益需求；其次

更加关注于人与空间和人与人发生的互动。

3.1 共情介入

　　积极设计首先要求设计师们有着一种“积极”且平

等的设计价值观，就意味着设计师需要拥有更强的共情

能力。在确定了设计对象后，设计师们往往急于开展调

研和设计，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迅速介入，有时难免会

居高临下地对研究对象进行采访并得出结论。建筑评论

家迪耶·萨迪奇曾感慨道：“建筑师们有朝一日终将无

一例外地发现，定义自己的总是大人物们重塑世界的欲

望”[24]。设计师们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定义设计。每

个设计场地都是独一无二且有着其本身内在秩序的，设

计师应走出围墙，去体验用户真实的生活、发现最平凡

人群的行为动机和倾听他们的需求，这样的设计作品才

能够更为包容和接地气 [25]，更好得为居民所使用。

3.2 寻找可能性

　　在规划设计的调查法中，设计师们常常将重点放在

问题的发掘上，并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设计，这类设

计具有更为直接、明确的解决方案。然而，在以可能性

为导向时，人们的幸福时刻、感受与行为成为关注的重

点，以微观的视角发掘可能性。这在调研的过程中存在

5 6

7

图 5“营造的风景”主题课程

图 6 摊主来到美术馆

图 7  社区营造中的积极干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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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不易被发掘的缺陷，且设计方向的开放性使它难

以被确定。所以，在调研的过程中，对于使用者生活的

了解至关重要。设计师们需要在观察人们的日常行为或

深入访谈中发现可能性，这些令人幸福的情景会成为设

计师重要的灵感来源。因此，访谈法与跟踪法、定点拍

照法以及图术学（mapping）是推荐的方法，可以将幸

福感用图示记录。如何志森所说：“建议设计师放下‘设

计师’这个标签，把自己看成是‘都市侦探’（urban 

detective）或‘都市观察家’（urban observer）”[26]。

接着收集整理有价值的场景并探究人们进行这些活动的

契机及原因，寻找设计的切入点。

3.3 设计可能性

　　在社区营造阶段，应紧扣如何通过空间设计提升影

响人主观幸福感的七个因素，因此我们构建了积极心理

干预矩阵，提出基于积极设计的五个干预策略（图 8）。

采用矩阵形式的主要目的是突出潜在的终点和途径，提

供切入点以激励设计师采取开放的和系统的方法，激发

可能的多样性，而不是一种限制性的方法。

　　（1）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交往空间。正如 Frye 所说，

社区与其说是建立某种东西，不如说是消除我们的结构，

创造让人们走到一起的空间。因此，社区为传统上受限

制和边缘化的人们提供替代结构（例如阶级，性别，种族）

的共享空间 [27]，可以通过设计手段来增加处于社会结构

中弱势群体的活动和社交机会，使他们更容易产生场所

认同感。其次，通过这些活动和社交个体能够从中获得

情绪支持并且维持身份认同，这便是心理学理论体系中

的“社会支持”，一定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对于个体

的心理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28]。因此平等而又休闲的

空间能够激发相遇、交往，自我意识由此得到增强。例

如周子书的“地瓜社区”，面对被称为“鼠族”的地下

室居民，他首先做的是将地下室的门刷成和整个楼外立

面一样的颜色，并设置像居民楼一样的导视系统，模糊“地

下”与“地上”的界限，使地下居民也能感受到被尊重。

其次，社区中赋予新功能的公共空间如图书馆、技能交

换室等可以吸引“地上居民”，促进来自不同群体的、

连续的多渠道的信息交换，个体能从中获得更多的社会

支持，增加社会资本。

　　（2）创造一种人与环境的关联性。个人对生活事件

的控制感会增强幸福感 [29]，人们往往愿意去关注和自己

相关的事物和熟悉的事物，由此激发其机能主动性、提

高环境掌控力和个人成就感。共同参与式的社区公共空

间改造，由设计师团队与街坊共同深入探讨，共同完成

对社区消极公共空间环境的微小、局部的改造。如北京

老城区微花园参与式设计营造，基于对社区公共自发空

间几年的观察记录，开始了与居民共同确定设计方案、

共同营建的参与性设计，引导居民亲自动手 [2]；再如四

叶草堂的社区花园营造项目创智农园，居民主动地把自

家植物带到花园与大家一起分享和动手实践，植物成为

了凝聚社区空间的一个媒介。这些难度适中的、在环境

中的体验活动可以使人们充分平衡“挑战”与“技巧”

之间的关系，更易获得 “心流体验”，即参与者被活动

或任务吸引，全身心投入所产生的一种完全沉浸其中、

高度兴奋充实的独特心理状态 [6]。

　　（3）创造一种与美好事物的关联性。设计师可以通

过“叙事”的方式唤起人们对特定美好事物及过往经历

的想象与回忆。如在社区营造中可以通过特有的社区元

素等唤起居民的共同居住回忆，促成场所认同和情感复

愈；或创造某一场景引发人们对过往美好事物的回忆，

由此唤起个人成就感和意义感，可能能够更深层次得使

人们从过往成就中寻找到人生目标和价值。设计师应自

由得掌握并运用更多元的叙事媒介，它可以是影像，甚

至可以是一双手、一个微笑 [20]。获得 2019 年度 ASLA（美

国景观设计协会）交流传媒类杰出奖的作品“城市更新

下的社区营造演进实践：大栅栏微更新手册”运用了一

些新媒体技术和有趣的活动唤起社区共同记忆：胡同声音

墙参与者可以获取照片拍摄时的声音、胡同元素手工作坊

通过对胡同记忆的解构，唤起居民对胡同的集体记忆。

　　（4）提供一个富有弹性和不确定性的媒介，为开展

一些随机、偶然的活动创造可能性。人在新奇、变化的

事物面前，就会在内心形成一种观察、接近、了解事物

的驱动力 [31]。动态景观对人产生的吸引力来源于人们自

身的好奇心，给人们带来积极的心理体验，由此激发人

的机能主动性，使人产生被需要感。如一些互动装置、

可移动景观家具、临时小品以及因人参与而变化的动态

景观，不仅增强了空间的活力，而且为人们的停留和交

往创造了条件，引发了人们的自愿活动，这些不确定和

随机性就能够长期地促进人的幸福感。例如北京五道口

宇宙中心广场，时间的度量通过转动的圆盘结合在空间

设计上，让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感受时间的流逝和循环图 8  积极心理干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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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的宇宙观，产生仪式化的效果 [32]，引发人们的思考。

变化和动态的环境能够触发、放大和持续地促进用户的

积极体验。

　　（5）提供一种延续性。首先，可以进行希望干预，激励、

指导人们寻找或维持积极状态，这种干预的过程可以分

为灌输希望、确立目标、加强路径思维、加强动力思维 4

个方面 [33]，如前文所述的带有“任务”的“心流体验”

活动。其次，可以开展有意义的活动，使社区居民增长

知识或提升个人品德品质，培养个体承担社会责任并努

力实现自我价值。如广州竹丝岗社区营造活动，将“无

界”的墙变成一座生活美术馆，其中大部分的旧物来自

于竹丝岗社区居民的捐赠，不仅加强了居民的环保意识，

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他们的艺术审美。

3.4 反馈与评价

　　设计完成后，基于人们对空间的体验和使用情况，

可以对设计成果是否能够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评

估。首先可以使用人们幸福感提升的直接反应——微笑

的频率前后对比进行评价；其次，可以通过观测某一空

间人们的使用频率是否有显著提高进行侧面评估；最后，

可以通过量表法，美国伊利诺大学 Ed Diener 教授编制的

主观幸福感量表 [34]，测量设计前后的使用者幸福感变化。

总结与讨论

　　本文对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出影响

人主观幸福感的 7 个因素，分别为自我接纳和认同、被

需要和认同、环境掌控、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机能主动、

生活目标、自我价值。对以积极心理学为依托的积极设

计进行理论探究及案例分析，将其迁移至社区营造中并

总结出干预程序，依次为共情介入、寻找可能性、设计

可能性和反馈与评价四个阶段。根据影响人幸福感的因

素构建积极心理干预矩阵并提出干预策略：创造平等的

交往空间、建立人与环境的关联、创造与美好事物的关

联性、提供富有弹性的媒介、提供一种延续性。社区营

造必将会逐渐从关注空间环境品质走向学科价值与社会

意义的实现，此研究为设计师精准得为增加人民福祉而

设计提供参考，激发未来的设计。

　　当然，作为积极心理学与社区营造及公共空间设计

相结合的初步探索，在知识迁移的过程中，该实验性框

架主要在相对宏观的层面上阐述了其方法论的应用，而

落实到社区营造及公共空间设计的特定场景中时，仍需

根据场地具体特征及调研情况进行针对地设计，普适性

较弱。另外，研究设计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是非

常困难的。现在常用的方法是设计前后的幸福感量表及

个人评估进行对比，但由于主观幸福感的本质，评估主

要依靠自我报告，用户是否真正意识到设计干预可能带

来的影响也会影响评估结果 [19]。最后，长期的主观幸福

感也需要更久的时间进行后续评估。因此，积极心理学

及积极设计如何在风景园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

进行更多地研究和探索，以寻找或开发更加合适的评估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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